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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海 湖 如 今 怎 么 样 了星 海 湖 如 今 怎 么 样 了
——宁夏星海湖生态环境治理调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许许 凌凌

来过宁夏石嘴山市的人，无不赞叹贺兰

山脚下 20 多平方公里水域面积的星海湖。

居住在这里的群众更是钟情于这汪湖水，盛

世龙鼎小区居民王晓光说：“小时候家门前的

臭水塘、垃圾场，经过治理后变成了湖光山色

的好地方！”提起星海湖，许多人与王晓光一

样赞不绝口。

然而两年前，星海湖却因“浪费水资源”

“挥霍黄河水”等频遭质疑与指责。当地相关

部门痛定思痛：既要打造幸福河，更要保护好

母亲河，星海湖生态整治必须转变观念和思

路。经过一年多的整治，星海湖实现了华丽

转身。今年 5 月，星海湖顺利通过水利部黄

河水利委员会专家组的审核测定。与会专家

认为，星海湖生态整治创新经验值得广泛推

广。昔日遭吐槽，今日被点赞，星海湖究竟经

历了怎样的蜕变？

湿地造湖为哪般

既有黄河千百年来的孕育滋养，又有贺

兰山作为天然生态屏障，宁夏人无疑是幸运

的。然而这山这水也不是永远安然无恙，一

旦咆哮起来也难以驾驭阻挡。

“最初修建星海湖不单是为了‘养眼’，更

是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增强防洪能力。”石嘴

山市水务局副局长马春梅告诉记者，星海湖

位于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东部，曾是古沙湖遗

址，原为自然湿地、滞洪区，承担着重要的防

洪功能。上世纪 60 年代至本世纪初，在大规

模开发建设中，它的面积逐步萎缩，生态功能

明显退化，周边成了污水排放地、固废排渣

场，自然生态被严重破坏。

“当年脏乱差的环境让人不堪回首。滞洪区

淤澄抬高近 2米，调洪库容下降 70%，防洪能力

严重不足。每逢遭遇较大洪水，就会城市受涝、

农田受淹、公路受阻、铁路告急⋯⋯”马春梅说。

2003 年，石嘴山市经过分析研判，在原已

萎缩的自然湿地、滞洪区基础上进行抢救性

保护，开工建设集防洪蓄洪、水资源综合利

用、湿地保护、城市环境整治于一体的综合性

重大生态工程，并取名为“星海湖”。石嘴山

市加固防洪堤坝 2.8 公里，完善拦洪库 7.6 公

里，护坡砌石 5.1 公里，累计完成清淤疏浚水

域面积 23平方公里。

建设星海湖本是好事，为何近年来却成

了大家吐槽的对象？石嘴山市生态环境局副

局长刘学军告诉记者：“一开始我们也感到很

委屈，后来经过仔细梳理才意识到问题所

在。星海湖虽在防洪调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在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生态环境保

护等方面存在缺陷。一是其水域面积过大，

造成湖区内蒸发量较大；二是水量消耗过多，

生态补水水源主要依靠黄河水；三是湖水水

质不合格，曾被中央环保督察组两次亮‘黄

牌’；四是生物丰富度不足，湿地生态存在结

构单一等问题。”

2020年 7月，黄河水利委员会要求石嘴山

市迅速启动星海湖生态整治，石嘴山市委、市

政府统一认识并立下“军令状”。一场大规模

的生态整治工程在星海湖拉开序幕。

多管齐下破解难题

星海湖整治从何处破题？怎样在不用黄

河水的前提下确保湖水水质达标，并实现湿

地生态环境全面提升？记者了解到，石嘴山

市在整治过程中，采取中水补湖、污水净化、

水资源综合利用等措施，将中水和湿地出水

作为补水水源。

石嘴山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张新告诉记

者，青岛环境工程设计院专家勘测考察后认

为，尽管中水循环利用本身已不算新科技，但

想在星海湖“落地”并不简单。

“这里的地质地矿十分复杂，解决好水源

问题，需要先理清星海湖的水都是从哪来

的。”张新指着星海湖地质勘测分析图说。

2008 年之前，星海湖的基础水源主要来自贺

兰山东麓 6 条泄洪沟道的洪水及潜流，每年

补水 1900 万立方米。由于星海湖水域面积

大，所以年蒸发量巨大，尽管能通过水系联通

项目引入沙湖水，但大量使用黄河水还是不

可避免。

“从表面上看，星海湖生态整治的突出问

题是解决‘水从哪里来’，实际在更深层次上，

需要破解水源只进不出、缺少流动造成的氮

磷富集盐分较高、生态系统退化等瓶颈问

题。”张新说，中水北方勘测设计院专家经过

两个月的研究，拿出了一整套星海湖中水补

湖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在沙湖与星海湖之间

建设了 3 块人工湿地，即北域潜流湿地、东域

表流湿地和内循环工程。

截至 2021 年 7 月中旬，累计投资 2.3 亿元

的北域 300 亩潜流湿地、东域 8800 亩表流湿

地正式投入使用，石嘴山市第一污水处理厂

出水管线切改工程、威镇湖提水泵站和管线

穿越平汝铁路、包兰铁路工程全部完工。“总

投资约 0.9 亿元的补水内循环工程，即东域泵

站、南域泵站、北域泵站和输水管线、联通闸

等也于同年 8 月全部完工。”张新说。

记者驱车沿星海湖畔一路前行，只见湖

水清澈、花海翻腾。“这里是北域潜流湿地，星

海湖整治工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石嘴山市

生态环境监测站副站长杨宁安指着车窗外一

片湿地娓娓道来，北域潜流湿地是星海湖治

理的核心工程，它的净化效果决定了湖水水

质是否达标。

北域潜流湿地的水又是从哪来的？杨宁

安把记者带到一个大型沙盘前说，“现在，每

天有 3 万至 4 万立方米中水从石嘴山市第一

污水处理厂排出，经威镇湖泵站，从第二农场

区域流出来，再经过退水渠流至东域泵站净

水池，然后通过 9 公里管线流入南域湿地泵

站，最后流到北域湿地。每一块湿地都建有

两个泵站，一进一出，流经东域—南域—中域

—北域—东域，形成中水循环”。

生态环境显著提升

金秋时节漫步星海湖畔，眼前是芦苇摇

曳、月湖夕照、南塘雨霁的迷人景致。“经过一

年多的整治，星海湖呈现出人水和谐的新面

貌。”石嘴山市林业草原发展服务中心的王雁

告诉记者，目前星海湖防洪库容增加 938 万

立方米，水面面积减少 50%至 10.55 平方公

里，水量减少 30%至 1400 万立方米，累计新

增植被 4500 亩，水质保持在Ⅳ类。

在南域湿地，石嘴山市林业草原发展服务

中心副主任孙志权说：“从眼前这片芦苇往远

处看，那边种的是红柳，红柳下面是水葱，再往

前一片种的是菖蒲。种这些植被不只为了美化

景观。星海湖生态整治突出的瓶颈问题之一是

要解决湖水水质不达标问题，这些植被的根系

扎进湿地表层吸收氮和磷，根系附着的微生物

能分解水里的有机物，可以有效改善水质。”

石嘴山市林业草原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李

亮介绍，星海湖南域湿地生态修复工程治理

面积达 4.24 平方公里，累计完成土方工程 38

万立方米，铺设管道 43.8 公里，栽植水生植物

45 万平方米、地被植物 32.8 万平方米，不仅

围绕“林苇花岛沙”五大原生态要素进行湿地

重塑、植被恢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还将原来

单一的湖泊生态系统调整为包含湖泊、沼泽、

滩涂、草甸等在内的健康生态系统，调节了区

域小气候，改善了水环境质量，提高了湿地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

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这汪水。不到两

年时间，星海湖通过整治实现了华丽转身，在

不用黄河水的前提下，通过湿地净化提升污

水处理厂尾水水质，用清洁再生水补充生态

环境用水，在减少污染物的同时又防止了土

壤盐渍化和水体富营养化，保护和促进了生

物多样性，星海湖生态自净能力得到提升。

如今，星海湖畔的彩绘长廊、游览步道、

沙滩广场等，已成为吸引各地游客的网红景

点。“这里举办的炫美星海湖健身跑、星海湖

半程马拉松、贺兰山自行车公开赛等活动每

年都吸引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大学生李

钧说。

变化的内在逻辑近年来，随着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

多的好山、好水、好风光重回人

们视野。宁夏石嘴山市的星海

湖曾因水域面积过大、水量消耗

过多、湿地生态脆弱等问题遭到

质疑和批评。成为国内“造湖”

工程负面典型两年后，经过一番

治理，星海湖的生态整治创新做

法得到肯定，成为广泛推广的正

面 经 验 ，其 中 的 内 在 逻 辑 值 得

回味。

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

发展。各地在生态建设过程中，

不可顾此失彼。不少地区的干

部曾有这样的误区，认为只要是

服务一方百姓、有利一方经济的

事，就是正确的事。殊不知，多

建设几处生态旅游景观，多增添

一道风景线，也有可能造成稀缺

资源浪费，甚至破坏原有历史遗

迹和生态遗存，对整个生态系统

造成负面影响。如何坚持绿色

发展理念，做到有所为、有所不

为，把好事办好，始终是摆在各

地 各 级 管 理 者 面 前 的 一 堂 必

修课。

要 开 拓 思 路 ， 敢 于 创 新 。

在启动实施星海湖湿地自然保

护及综合整治这一庞大工程的

过程中，困难在所难免。项目资金从何处来？解决难

题的思路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曾让当地不少干部产

生了畏难情绪，考验着这座西北内陆城市破题的勇气

和能力。让人欣喜的是，经过反复勘察论证，当地确

立了科学的生态修复理念和整体规划思路，采取中水

补湖、污水净化、水资源综合利用等措施进行生态修

复，星海湖也实现了从“人水相争”到“人水相依”

的蜕变。在整个过程中，这座城市收获的不仅是星海

湖的华丽转身，更是直面难题、勇于创新的观念突破

和能力提升。

一场青年与乡村的双向奔赴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今年，河南八百里伏牛山腹地小县城栾川的

一纸乡村运营招募令登上热搜。一批青年大学

生纷纷奔赴乡村，以民宿管家、旅游主播、研学导

师、剧本杀主持人、新型农民等身份，化身“绿水

青山合伙人”，形成了大学生返乡创业就业的

热潮。

驱车出栾川，沿伊河溯游而上，20 分钟后抵

达重渡沟收费站。向北行，是素有“北国水乡”之

称的重渡沟景区，人流如织，车水马龙。向南走，

车人难觅，略显冷清。没想到，这里却是年轻人

贾东鹏奔赴的方向。

蹚过伊河水，再穿过一片玉米地，一座民宿

小院映入眼帘。“以前谁能想到，在这‘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山沟里，会有一群年轻人跋涉而来，

享受无人烦扰的慢生活？”贾东鹏言语幽默又引

人思考。

贾东鹏创办这间民宿前，小院还是四秋村

废弃的村办小学。一次邂逅，让这个“90 后”上

班族调转了人生方向。贾东鹏卖了房和车，一

头扎进了山里。半年时间，小院改头换面，贾东

鹏还为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天使民宿·伴

山”。尽管周边没有景区，但并不影响它的热

度 。 四 秋 村 火 了 ，贾 东 鹏 的 事 业 也 在 栾 川 扎

了根。

多年来，美丽乡村建设大规模铺开，发展的

阵痛也随之而来。内容同质、千村一面，缺乏鲜

明的定位和个性，缺乏专业的管理和运营，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乡村自我造血功能。就连原来风

风火火的景区型旅游村，再靠单纯贩卖“吃农家

饭、住农家院、摘农家果”的老套路，也不可避免

地造成“审美疲劳”。

随着旅游方式加速迭代，年轻一代成为消

费主力。然而，固守赏山水、品土菜、忆乡愁

“老三篇”的旅游村，已难以满足青年人的新

需求。

“青年人流失、老龄化加剧等问题使乡村

内生活力减弱。反映在乡村旅游层面，就是运

营不善、创新不够、业态不活，年轻人不喜

欢、不买账。”栾川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

欣欣直言。栾川人明白，搞文旅必须懂自己、

懂游客、懂运营，而这三点都需要重新审视。

经过一番头脑风暴，一个基本判断逐步形成共

识 ： 未 来 乡 村 形 态 必 然 是 “ 青 年 友 好 型 乡

村”，要以青年人视角审视乡村，以年轻化业

态引流消费。几经调查研究后，栾川找到了切

入点。

今年开春，一纸“来栾川，做绿水青山合伙

人”的乡村运营招募令面向全国发布，以 51 个

乡村旅游精品村的生态资源，广揽青年运营人

才，全面挖掘乡村文化价值、美学价值、生态价

值和经济价值。康养村、民俗村、摄影村、垂钓

村、风车村、童话村⋯⋯在招募中，当地跳出“小

而全”老路子，提出 30 多个“专而精”乡村业态

新方向。

“英雄帖”一出，揭榜者纷至沓来。从事矿业

贸易的栾川人石彩芳便是其中之一。她相中了

潭头镇大王庙村。大王庙历史上曾叫“文曲村”，

以石桥、古树、老井、老宅名扬乡里，出了不少文

化名人。“以前大王庙的开发不可谓不下功夫，在

古村落保护修复、村庄基础设施提升方面投入了

大量资源。然而，囿于业态和运营缺失，大王庙

一直不温不火。”潭头镇党委书记李向珂坦言。

石彩芳得知乡村运营招募的消息后，第一时间返

回家乡。遍访山村之后，石彩芳笃定地选择了大

王庙，认为大王庙的文化资源就是为研学基地量

身定制的。

路一顺，大王庙村的“棋局”顺势走活。农事

研学让农产品卖出了好价钱。红色研学以剧本

杀形式，盘活了闲置的河南大学潭头办学纪念

馆、乡愁民俗馆。“如今，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分红，

集体收入打着滚往上翻。”大王庙村党支部书记

杨国锋感慨。

大王庙的另辟蹊径是栾川乡村运营模式转

型的一个缩影。乡村运营招募令发布以来，累计

招引了 200 多个运营团队到栾川考察，成功签约

15 家，带动 1000 余名大学生到乡村创业，带动高

端民宿、非遗研学、运动休闲、创意农庄等多元业

态蓬勃发展。

“过 去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习 惯 以 行 政 手 段 推

动。现在模式变了，乡村运营师说了算。在项目

策划之初前置运营思维，市场在哪里，业态的选

择就瞄准哪里，真正实现效益最大化。”栾川县委

书记赵莉说。

在这轮青年返乡投身乡村运营的大潮中，栾

川推出了一揽子激励政策，从制度层面保障创业

所需，让大家“轻装上阵”。

2018 年，不满 30 岁的张杏杏辞掉银行的工

作，回到栾川县城开办了一家烘焙工作室。草

莓是烘焙的重要原料。一开始，张杏杏在农场

小量采购，后来她萌生了自己开农场的念头。

恰逢乡村运营招募，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

名。没成想，事儿成了！“有志不在年高。我们

就看中了这个姑娘的干劲、拼劲。”龙潭村党支

部书记郝跃川说。县里的支持也是实打实的，

100 万元集体经济引导资金、30 万元免担保创

业贷款、农业植保培训⋯⋯很快，草莓基地就

风风火火地干起来了，并延伸植入了星空露

营、野炊烧烤等业态，成为年轻人夜生活的集

聚地。

“只要青年有志于乡村运营，我们就愿意给

机会、给平台、给政策。”赵莉说，栾川向签约入

驻的乡村运营师及其团队送上了政策大礼包，

保障运营主体放心投资、安心运营。比如，在金

融支持上，栾川推出“乡贤贷”金融产品，设立

1000 万元融资担保风险补偿金，30 万元以下贷

款免担保；在技能培训上，开展“人人持证、技能

栾川”工程，聚焦乡村运营所需，精准提供民宿

管理、研学导师等专业培训；在运营奖励上，策

划项目政府优先支持，运营费用政府给予补贴，

运营突出给予高额奖励，有效激励运营主体献

计献策。

当下，栾川乡村运营大学生引才计划正在

形成“雁阵效应”。贾东鹏的“天使民宿·伴山”

从一个小院招牌成长为集设计、施工、运营、

培训于一体的产业品牌，汇聚了一大批民宿运

营人才；石彩芳的“大王庙研学之旅”，带起了

一支由数十人组成的研学导师团队；张杏杏的

草莓农场也有了新规划，规模要再扩充，业态

会更多元，还有更多小伙伴加入⋯⋯以生态搭

建舞台，以青年吸引青年，以运营激活乡村，

这场青年与乡村的双向奔赴必将结出美丽乡村

的甜美果实。

在宁夏石嘴山市，贺兰山脚下景色宜人的星海湖曾是当地生态修复的

民心工程。然而两年前，星海湖却因“浪费水资源”“挥霍黄河水”遭到质疑

与指责。身处困境的星海湖，如何在不消耗黄河水的前提下确保湖水不枯

竭？怎样改善湖水水质，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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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

张杏杏（中）正在与伙伴们商量

草莓基地下一步的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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